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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习效果情感影响因子实证分析 

——基于 N 大学的调查数据 

朱乐红，周  薇 

（湖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外语学习过程中影响学习效果的最大因素之一是学习者的情感控制。从克拉申情感过滤假说视角出发，

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分析了学生的动机、自信和焦虑三方面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发现大部分学习者持工具型动机、

且动机越明确学习效果越好；自信对提高学习成绩有积极作用；高焦虑水平状态对学习效果有抑制作用。最后提

出减少情感过滤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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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f affective filter factors in college English learning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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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he most influential factor that affects learning is the learner’s emotional control. 
On the perspective of Krashen's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 of emotional factors on learning 
in terms of motivation, self-confidence and anxiety respectively. This paper is expected of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to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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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情感因素置于影响外语学

习效果的重要位置。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看，影响

学习效果的最大因素之一就是学习者的情感控制。

Stern(1999)曾指出“情感对外语教学的作用至少与

认知因素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1]。国内外学

者关于情感因素对学习成绩影响的研究已见不少：

王初明(2001)指出情感是影响外语学习的最主要因

素之一；文秋芳通过研究得到情感因素动机、观念、

策略的变化规律和特点；卢家楣(2000)指出在某种

程度上，培养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情感——乐学、好

学，更为重要，它对学生一生的学习都会产生积极

影响；石永珍、王慧莉等人(2000)探索动机对学习

成绩的促进作用以及动机与其他影响学习成绩因

素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学习动机的重要性。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外语学习动机研究主要借鉴主流动机

心理学的理论框架，更加注意与学校外语教育情境

的结合，动机研究与学校教育相结合成为一个研究

热点。Gardner等人对动机的研究是外语学习动机研

究的主导模式。Horwitz等人(1986)认为焦虑是导致

外语学习成绩差的主要原因，而Ganschow等人则认

为外语学习焦虑是由于外语成绩差导致的；Horwitz

等人(1986)认为焦虑水平高的学生在语言学习的各

个方面都存在焦虑现象，而且遍及语言学习的每一

个环节(编码、提取和储存等)[2]。 

笔者拟从另外一个视角，即克拉申情感过滤假

说中的动机、自信和焦虑三个影响因子来研究情感

因素对外语学习效果的影响。 

一、理论基础与主要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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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模式，即“监察模式”(the monitor hypothesis)。

这一模式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中产生了巨大反响。

该理论包括五个假说，即：习得—学习假说(the 

acq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s)，自然顺序假说(the 

natural order hypothesis) ， 监 察 假 说 (the monitor 

hypothesis)，输入假说(the input hypothesis)和情感过

滤假说(the affective hypothesis)[3]。其中情感过滤假

说被视为二语习得的关键之一[4]。 

在情感过滤假说中，学习者的情感(affect)被界定

为学习者的动机(motivation)、自信(self—confidence)

和焦虑度(anxiety)三方面。情感过滤是阻止学习者

完全消化学习中所得到的综合输入的一种心理障

碍。换言之，并非有了大量的适合的输入就可以学

好目的语，二语习得的进程还受情感因素的影响，

而这些情感因素被看作是可调节的过滤器。情感过

滤假说提出：语言输入通过过滤器才能到达语言习

得机制(LAD)，然后被大脑吸收。情感过滤越小，

越多的输入被摄入(intake)，学习者的二语习得效果

越好，反之，情感过滤越大，越少的输入被学习者

摄入，效果也越差[5]。 

情感因子之一是动机，它是对某种活动的明确

的目的性，并为达到该目的而做出的一定努力[6]。

关于动机，不同的学者持不同的看法。Brown(1981)

把外语学习动机分为整体、情景和任务三种。其中，

整体动机是指外语习得的一般态度；情景动机是在

自然习得情况下不同于课堂学习的动机；任务动机

是对具体任务的动机。而Gardner& Lambert(1972)

则将动机分成两类，即综合型动机和工具型动机。

前者指学习者对目的语社团感兴趣，期望参与或融

入其社会生活；后者指学习者为了某一特殊目的，

如通过某一考试或者获得某一职位等。文秋芳在论

述外语学习时，将动机划分为表层动机和深层动

机。前者来自外部，与学习者的前途有关；后者来

自对英语自身及其文化的兴趣。华惠芳(1998)则认

为Gardner& Lambert把动机分为综合型动机和工具

型动机似乎不够恰当，不够全面。从中国外语教育

的角度来看，她认为中国学习者的动机，80%是属

于证书动机(certification motivation)，即学英语的目

的是为了应付考试，为了得到证书，而很少考虑交

际的需要和实际能力的培养[7]。笔者认为，学习动

机普遍存在，并且与其他因素一起影响学习效果。 

情感因子之二是自信，它是对自己能力和智力

水平

，是

语言

大学生的英语学习无

疑具

1. 

农业大学 2006 级农学、动物科

学、

部分，第一部分是个人基本情

况，

的总的看法和评价。具有强烈自信和良好个人

形象的学生比起其他人更容易成功。在语言学习方

面，有自信的学生完全知道自己的语言潜能，自我

效能感强，对自己有一种积极的态度，且不怕失败，

对语言学习中犯的错误从不感到尴尬。在同样的语

言学习环境中，缺乏自信的学生性格内向，害怕丢

面子，自我感觉差，自卑意识强，在周围的人中感

到自己无足轻重，产生消极的自我概念，故可能会

失去很多宝贵的学习与提高自己的机会[5]。 

情感因子之三是焦虑，它是一种情绪体验

学习者学习或使用第二语言时发生的一种焦

急状态。也就是说人们在面对特殊情况进行适应

时，在内心激起的一种不愉快的情绪，是一种常见

的、基本的心理体验。焦虑可以分为“促进性焦虑”

和“抑制性焦虑”，分别也称为“积极性焦虑”和

“消极性焦虑”。前者对语言学习有促进作用，后

者则对语言习得起相反的作用[8]。Horwitz(1986)认

为，第二语言学习焦虑是在一种与学科和社会背景

下的成绩估计有关的焦虑，它有三个部分：交际忧

虑、考试焦虑和对消极评价的恐惧。笔者认为：焦

虑有它的正负影响，适当的焦虑可促进学习效果，

过高或过低的焦虑对学习效果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关键是怎样把握焦虑之度。 

情感过滤假说对于指导

有积极的作用，因此，笔者拟采用调查问卷的

方式分析学生的动机、自信和焦虑对学习效果的影

响，以期为当下大学生英语教学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调查对象 

研究对象为某

动物医学和资源环境专业的 240 名本科生，其

中包括高中文科、理科学生。这些学生自入学到

2008 年 6 月参加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为止，已在大学

学习近 4 个学期的英语。 

2. 问卷的设计 

调查问卷共分三

以填空与选择的形式完成，包括年级、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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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高考英语成绩、大学公共英语四级成绩等情

况；第二部分是英语学习情况调查，内容包括三方

面：动机(反映学生学习英语的原因、动力和目的)、

自信(反映学生学习英语过程中的自我评价)和焦虑

(反映学生学习英语过程中的心理状态)，该部分共

15 小项，采用 1—5 级量表，分别代表：从来不(1

分)、通常不(2 分)、有时(3 分)、经常(4 分)、总是(5

分)，要求学生选择与自身情况相符的选项；第三部

分是主观性问答题，该部分给出两道问答题，让学

生自由作答，目的是了解学生心目中期望的学习环

境和交流方式等。 

3. 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旬发给学生，完成后收

回，

别进行数据的独立样本 t 检

验，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1. 情感因子表现差异

表 因子的独立样本 t检验 

问卷于 2009 年 3 月下

剔除不符合要求问卷后，共回收有效问卷 204

份。对问卷进行分类整理，根据问卷第一部分个人

情况中所填内容(高考英语成绩、大学公共英语四级

成绩)将受试者分成两组，分别是低分组人(即两项

英语成绩均未合格者)和高分组人(即两项英语成绩

均取得合格以上者)。 

利用 SPSS16.0 分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1  低分组和高分组情感

低分组 高分组  

平均值 差 平 准差 
t 值 显著性

 标准 均值 标

动机 －0.783 0.4562.633 3 0.628 0 2.963 6 0.703 6 

自信 2.433 3 0.732 1 3.477 2 0.440 7 －2.732﹡ 0.026

焦虑 3.516 6 0.674 8 2.568 1 0.202 0 3.011﹡ 0.032
 

表 1 可以看出，低分组动机平均值低于高分

组，

高分组，二者差异达到

统计

分组，二者差异达到

统计

从

但二者差异并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这表明

无论学习效果如何，学习者在英语学习过程中都具

有一定的动机，该动机可能是对英语及其国家文化

感兴趣的深层动机，也可能是与其前途发展有关的

表层动机[9]。在“学英语是为了以后更好地就业或

发展”一项中，二者的平均值都较高，且低分组平

均值明显低于高分组，差异达到显著性(t=－3.019，

p＜0.01)，在“学英语是为了以后出国工作或学习”

一项中，二者平均值都较低，但也达到显著性差异

(t=－2.722，p＜0.01)。这表明大部分英语学习者持

工具型学习动机，且动机越明确，学习效果越好。

这与华惠芳(1998)指出的中国 80%英语学习者学英

语的目的是为了应付考试，为了得到证书，而很少

考虑交际的需要和实际能力的培养观点基本一致。

有些情况下，持工具型动机的学习者相对于持综合

型动机的学习者更具学习热情，更易成功。“学英

语是因为喜欢英语和英语国家文化”一项中，二者

达到显著性差异(t=－2.404，p＜0.05)，这表明部分

高分组学习者学习英语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将来的

就业和发展，他们主要是对英语国家的人以及他们

的文化、历史等感兴趣，这就是融合型动机也可说

是深层动机[9]。而在小项“我学英语是来自社会和

家人的压力”中，二者得分都较高，且没有达到显

著性差异，这说明在中国特殊的教育体制以及日益

增强的社会竞争压力下，英语学习者不得不努力学

习以提高自身竞争力[10]。 

低分组自信平均值低于

上的显著性(t=－2.732，p＜0.05)。二者在小项

“能将英语说得非常流利”( t=－10.080，p＜0.01)，

“确定本身英语学习情况受到他人肯定”(t=－

4.275，p＜0.01)，“勇于与他人用英文交流”(t=－

6.305，p＜0.01)和“乐于与他人用英文交流”( t=

－3.878，p＜0.01)中均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

这说明在学习过程中，正确积极地肯定自我对提高

学习成绩有积极作用。而在“我可以把英语学得更

好”一项中，二者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性，说明大部

分学习者潜意识认为自己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对

学习仍然充满信心，只是可能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

学习策略而没有明显成效。 

低分组焦虑平均值高于高

上的显著性(t=3.011，p＜0.05)。小项“担心与

他人英文交流时犯错”(t=6.145，p＜0.01)、“答问

时很紧张，害怕听不懂或不会说”(t=4.741，p＜

0.01)、“从不主动参与课堂活动”(t=5.988，p＜0.01)

均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这说明高焦虑水平状

态对学习效果有抑制作用，焦虑越多，习得越少，

反之则促进学习。“考试不理想是由于过于紧张”、

“担心得到他人不利的评价”这两项没有达到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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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组、高分组情感因子与大学英

语

  

性差异，可以说明在学习者心里都存在一定的焦

虑，只是程度的不同最终决定了对学习效果的不同

影响。 

2. 相关分析

笔者分别对低

四级成绩作了相关分析，结果如下(表 2)所示。 

表 2  低分组情感因子与四级成绩相关分析 

动机 自信 焦虑

相关系数 0.   0.  289 －0.081 427﹡

显著性 0.171  0.707 0.037 
 

表 2 表明，低分组的四级成绩仅与“焦虑”

(r=0.427

四级成绩与焦虑的相关系数达到统计

上的

﹡，p＜0.05)具有统计上的显著相关，其

他各项与四级成绩的相关系数均未达到统计上的

显著性。 

低分组

显著性，且呈正相关，即表明低分组受试者四

级成绩随着焦虑状态的升高而提高，这与Lazarus& 

Folkman(1984)的研究结果一致，该研究表明焦虑与

学习效率的关系呈倒U曲线，即中等程度的焦虑有

助于提高学习效率，过低的焦虑水平使个体不能排

除情境中无关因素的干扰，过高的焦虑使个体注意

变得狭窄，不能检测情境中的重要线索。调查中四

级成绩低分组的情况可理解为倒U曲线左半侧，随

着焦虑水平逐渐升高，四级成绩也逐步提高。低分

组动机、自信与四级成绩的相关性没有达到统计上

的显著性，这说明低分组中动机和自信的强弱并不

能直接影响四级考试成绩，还要考虑其他因素的作

用，如学习策略的选择等等[2]。 

表 3  高分组情感因子与四级成绩相关分析 

 动机 自信 焦虑 

相关系数 0.278   0.393** －0.122 
显著性 0.068 0.008   0.430 

 

表 3 表明，高分组的四级成绩仅与“自信”

(r=0.393**，p＜0.01)具有统计上的显著相关，其他

各项与四级成绩的相关系数均未达到统计上的显

著性。 

高分组四级成绩与自信的相关系数达到统计

上的显著性，且呈正相关，即表明随着自信的增强，

其四级考试成绩也相应提高。积极的自我肯定促进

英语学习成绩的提高，好的成绩得到教师的肯定，

学习者也因此产生更积极的自我肯定，如此良性循

环必然对学习有积极地促进作用。高分组动机、焦

虑与四级成绩的相关性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

这说明高分组中动机的强弱和焦虑水平的高低并

不能直接影响四级考试成绩，还要考虑其他因素的

作用，如学习策略的选择、个性的差异等[11]。 

3. 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感因子与四级成绩的关系，

笔者采用逐步进入法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

下所示(表 4)。表中只包括达到统计学显著性的自变

量，不显著的变量未能进入回归方程。表 4 显示，

低分组只有“焦虑”进入回归方程，有 18.3%的四

级成绩变异得到解释，高分组只有“自信”进入回

归方程，有 15.4%的四级成绩变异得到解释。 

表 4  低、高分组情感因子与四级成绩回归分析 

  R 调整 R Beta t 值 显著性 ² 标准估计误差 R²变化 F 变化 B 

低分组  0.  4  2.焦虑 427 0.146 23.593 8 0.183 4.919 .165 0.427 218* 0.037 

高分组 自信 0.393 0.134 37.677 6 0.154 7.656 6.503 0.393 2.767** 0.008 
  

主观问答内容，笔者发现农

业院

四、结论与启示 

笔者 过滤假说影响因

子的

的

   

4. 显示出的问题 

结合问卷第三部分

校学生英语学习普遍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

学习过程中开口机会少，不够自信；二是焦虑水平

偏高；三是学习环境不够真实。 

对大学英语学习中情感

探讨和分析是初步的，结论也是尝试性的。

影响差异大于共性，相关和回归分析的有关数值

也能说明一定问题，即适度的焦虑水平和较高的

自信水平能较好地促进学习效果，该结论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了克拉申情感过滤假说影响因子与学

习效果的关系。笔者建议，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

该多设置真实的情景，多给学生开口、动脑筋的机

会，鼓励大家参与到课堂交流中，提高学生的积极

主动性，提供一个能最大限度接近目的语的语言学

总的来说，试验中低分组和高分组的情感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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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环境，使学生处于适当焦虑状态。另外，对学生

取得的成绩要多表扬、鼓励，表扬和鼓励是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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